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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一九九二年，毛书宏当南京市六合县公安局局长，其老家在六合东沟。一九九九年八月出任南京市浦口区公安局局长，正好是江氏发起迫害法轮功之后。


自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零零三年期间，浦口区先后有二、三十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劳教迫害，其中多人多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迫害，浦口区不法警察还多次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家中抢劫，法轮功书籍等各种私人财物遭抢劫，给当地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邪恶的劳教所遭受令人发指的野蛮迫害，另外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还受到浦口区公安局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作为浦口区公安局局长，毛书宏对这些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零零三年，毛书宏的贪污行为遭查处，并被逮捕。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南京市六合区法院作出判决，毛书宏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财产人民币35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没收财产人民币35万元。


所有直接、间接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希望你们认识到自己也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共给的暂时的利益会断送你们的未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良心，智慧的脱离中共的谎言，远离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为自己和家人负责，走向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题记：在经历了中共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而“洗脑”后，我走上邪路，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今天，我用此文揭露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手段，洗刷耻辱，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忏悔。愿此文能让被“洗脑”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警醒，珍惜机缘，重新修炼法轮功。


一、从修炼法轮功到非法劳教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女）出生在江西南昌，生活在梅岭。十六岁，考上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二十岁，考上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读研究生），之后留校当教官。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北京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失眠的症状不翼而飞，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放淡了名利和争强好胜的心，努力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做好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去江苏省政府和平请愿（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被学校非法记“大过”。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在校园网上公开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全军无理通报。在中共的淫威下，学校领导将我作战士复员，并恐吓、胁迫我的丈夫监控我。


二零零零年，学校胁迫我的丈夫将我绑架到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迫害，当地派出所恶警要求我丈夫必须先经过他们同意才能把我接出来。当时在南京脑科医院同时遭精神类药物迫害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吴顺珍、沈丽娟和李安宁。


在南京脑科医院，我被强制服药，后又给我换药并加大剂量，我的身体出现强烈反应，白天要不停的走、晚上睡觉腿要不停的抖，停下不动就难受。大量服药使我虚胖变形、反应迟钝，变成了一个不服药就不会自己睡觉的人。想当初正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失眠症，可是精神病院的迫害却使我完全不会睡觉了。我丈夫抱着我流泪，说对不起我。


从南京脑科医院回来后，我从新学法炼功，恢复很快。一天晚上，瑞金路派出所恶警来到我家中将我绑架，当晚又将我放回。之后，恶警又开着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从单位绑架到洗脑班（强迫公民放弃信仰的私设监狱，对外谎称“学习班”）。


之后，我远走杭州。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南京恶警将我从杭州绑架到南京市看守所，我三次被拖進橡皮房，两手从后背反铐，几乎嵌进肉里，右手大拇指好几个月才恢复知觉，被强迫带上最重的脚镣，上面连着手铐，戴上后人直不起身。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我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四大队迫害。我不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被劳教所非法彻夜罚站、罚蹲、谩骂。恶警洪鹰等和几个劳教犯将我拖进房间关上门殴打，我大声疾呼：“打人了！法轮大法好！”恶徒们惊慌失措的直叫：“把她的嘴堵起来！堵起来！不准她喊！”


二零零二年二月，江苏省劳教局唐国防等组织江苏省女子劳教所和江苏方强男子劳教所遭暴力“洗脑”的法轮功学员，在恶警王飞等的带领下对我进行所谓“帮教”（逼我放弃信仰）。我在恶徒们的谎言欺骗与软硬兼施下，糊涂的向中共妥协，在二零零二年期间还多次被恶徒们利用去参与“洗脑”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自身被迫害又无知犯罪，可悲可叹！


二、被“六一零”柏正辉强奸


我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江苏省女子劳教所，却没想到四周早已杀机四伏。二零零三年初，唐国防剥去江苏省劳教局的伪善画皮问到我家电话，与我建立联系后，常给我发送低级下流、暧昧的短信。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唐国防给我发来短信，有十几个“我爱你”。我感到压抑和气愤，唐国防既不自重，也不尊重我，我一忍再忍，渐行渐远与他彻底断了联系。


二零零四年“情人节”，紧随唐国防之后，南京“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柏正辉发来同样暧昧、温情的短信。同年三月，柏正辉发来“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的公式短信，以及随后接二连三的“求爱”短信，他态度之“谦卑”、之“真诚”，让失去理智的我糊里糊涂的把他当兄长信赖。然而从一开始，柏正辉的用意就是险恶的，他和唐国防一样，也是禽兽之辈。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午，在这个“要死”的日子里，柏正辉约我吃午饭，饭后去南京“六一零”洗脑班的路上，违背我的意愿、中途突然拐进他家，谎称请我帮他搞一下电脑的设置。我将电脑设置好后起身要走，柏正辉猛的从身后将我抱住，我奋力挣脱，非常紧张，柏正辉又趁我不备、将我扳倒在床上。我感到柏正辉早有预谋，可能接受到了某种指令，因为此前，柏正辉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隐秘的不让我听见。最终，柏正辉将我奸污。事后，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咖啡样的饮料，一定要看着我喝下去。随后柏正辉将手机电池装上，又开始打电话接电话，说有急事，头也不回的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看着柏正辉远去得意的背影，我感到他是急不可待的向他的上司表功去了，向下达命令（奸污我）的人报功邀赏去了，他们今晚可以开“庆功宴”了，开庆祝奸污我成功的“庆功宴”。可怜我一生清名被毁。


我独自一人走向车站，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连几天神思恍惚，象在梦中回不过神，生理周期被打乱，例假提前半个多月……故我相信女子被强暴后，会因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事后，柏正辉特地向我强调他没有强奸我，而良心发现时，他忏悔说对我实施了强奸。


我不知柏正辉玩弄和欺骗过多少女性法轮功学员，他曾将被强迫“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范崇峰（南师大古汉语专业博士）发给他的短信给我看，轻蔑的说，如果他去勾引，范肯定马上上勾，但范长的太丑了，他看不上。而有人曾经亲眼看到唐国防对被强迫“洗脑”的法轮功学员孟照梅举止轻佻。


在中共“六一零”与公安这个群体中，象柏正辉和唐国防这样的禽兽之辈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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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　浦口区公安局长遭恶报

















   











图：南京市浦口区公安分局的办公楼





（明慧网通讯员南京报道）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后宰门派出所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籍建霞，晚上六点三十，张尚美、熊桂珍去籍建霞家里也被同时绑架到南京市看守所。现得知，熊桂珍已回家，籍建霞被非法劳教一年。


在中国传统的新年和临近中共“两会”期间，南京市玄武区政法委书记、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负责人易兵，用电话的形式向全区所属的各街道和直属单位（所谓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办公室）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据悉，籍建霞，女，五十来岁，南京市人，曾被中共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遭受令人发指的迫害。在劳教所三大队洪鹰、周英等警察的指使下，吸毒人员王昕等人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迫害。罚站、不让睡觉，连眨眼都要遭到谩骂、毒打，不让上厕所，小便尿下就遭毒打；用抹地布沾上小便，塞在她的嘴里，用小凳子砸她的头，对其阴部进行施暴，体罚、罚站、罚蹲等等，使她神经错乱，身体被吸毒劳教人员掐的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籍建霞被打的满头是血。她被封闭迫害长达四个月之久，后又被强迫做奴工，每天很晚才收工；还被强迫抄写言行规范和写所谓“思想汇报”。


直接实施迫害的中共人员信息：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所长 吴辉祥，电话：18913832333


副教导员 黄振亚，手机：18913861515


电话：025-84421160、84840063、84804966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清溪村9-1号 邮编：210016








【明慧网】我姓孙，今年五十岁，是辽宁凌源市二轻系统的下岗工人，于二零零九年冬得了一种怪病，脖子强迫性右歪九十度角，下颌能触到右肩膀头上，大脖筋绷的僵硬，整天整宿的让我睡不好觉。去北京各大医院找专家，教授看了个遍，最后诊断为：痉挛性斜颈，在网上查无任何药可治，这种病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没有几例，实属罕见病症，只能依赖一种进口针剂来维持。打一针需人民币四千元左右，每二至三个月打一针，这使我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贫如洗。


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一日，我们同学开了个聚会，说啥也要让我参加，说实在的，自从我患上了这种病就已经很少出门了。一是脖子歪成这样怎么能与人交谈，平时跟家人说话都要用手扶着脸才能直视对方，二是集体场合，我也很难为情。但是架不住妻子催，同学拽，我也只好去了。


席间我痛苦的表情和特殊的交流方式引起了一位女同学的注意，她很关心的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她听后对我说：“快炼法轮功吧。”接着她跟我讲了什么是法轮功，人为什么来到世上等等，我听的很入心，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请了一本《转法轮》，一看不要紧，越看越爱看，一口气读完，我决心就炼这个功了。我急切的找到一个炼法轮功的朋友，学会了五套功法。


那几天我一心一意的学法炼功，很少烦躁、发脾气了，心情也开朗了许多，身上有了力气，大脖子筋不僵硬，不酸痛了，完全恢复了正常。


现在，认识我的人见我就问：“脖子怎么正过来的？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我都大声说：炼法轮功炼的。对方往往很惊讶的说：这么罕见的病一炼就好了？真神了，法轮功万岁。


这正是：世界罕见病症无药可医，法轮功解危难再创奇迹。◇














南京法轮功学员籍建霞被非法劳教一年

















罕见病症无药可医　法轮功解难创奇迹








淌过中共“洗脑”的血与泪的冰河（上） 文／（南京）李群











